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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话与《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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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内容提要：天有十日、日载于乌、日中有三足乌、羿射十日这些密切关连的太阳神话主题皆源于立表测影这种古老的历法观测制

度，《山海经》所据古图再现了立表测影活动的场面。由于述图者昧于古图原意，因此误解了画面，将图中的象征一日十时制的十个日

轮误解为天有十日，将图中日表上的候风之鸟误解为载日之乌，因候风之鸟连两足加上转轴共有“三足”故有三足乌之说，因测影之表

同时又被用作射箭之臬，述图者又将表上的十日误以为射者之的，遂有羿射十日之说。 

关键词：太阳神话，《山海经》，后羿射日，上古历法。 

 

据说，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每个太阳里面栖息着一只三足乌，后来被羿射下了九个，于是，天上就只剩下了一个太阳。 

这就是有名的羿射十日的故事，许多典籍中都有关于这一故事的记载。天上本来只有一个太阳，太阳里也不可能住着乌鸦，乌鸦也

只有两只脚，人在有本事也射不下天上的太阳，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匪夷所思，不合常理。不合常理故需要解释，古人是中了哪门

子邪，编造出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 

一般的解释都将这个故事归究于知识浅薄的古人对大自然灾变的无端想象，笔者认为，任何源远流长的故事，不管它如何荒怪悖

理，都是合理的历史文化运动的产物，荒唐故事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解释的目的，不是将这些故事归究于古人莫须有的想象力就万

事大吉，而要揭示出促使这些故事形成的文化机理。 

 

一、十日 

 

羿射十日神话可以分析为三个环节，即十日并出、三足乌、射日，后两个环节都从第一个环节而来，有十日，才有住在里面的三足

乌，有十日，才需要射日，因此，“十日”是这个神话的要害，要将这个神话理出一个头绪，也的先由“十日”的说法入手。 

“十日”是中国神话中的一个常见母题。我们的头顶上明明只有一个太阳，“十日”之说太匪夷所思，因此，自古就引来不少才智

之士，试图揭开此说的来历。 

现在，对“十日”神话的“科学”解释非常流行，这种解释认为，古人之所以对“十日”津津乐道，是因为他们确曾见到过“十日

并出”的天象，不过，十日并出，并非真的天上有十个真太阳，而是由特殊的大气条件所造成的一种奇异的大气光学现象，气象学上称

之为“幻日”。有的学者甚至对产生此种现象的天气条件和机会进行了计算[[1]] 。而且，关于某些地方发生此种天象的报道，也曾见

诸报端。 

此种解释有“科学”的计算和观察作为依据，似乎颇能言之成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研究者自己也承认，“幻日”现象并非在任

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见到的，它经常发生于南、北极附近地区，在中国北方高纬地区偶或可以见到，而且，“幻日”现象发生时，出现

的“假太阳”不一定是十个，只有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十日”并出的天象，按这种解释，我们就不应仅仅有“十日”神话，

而且更应该有“二日”、“四日”或别的数目的太阳的神话，可是，为什么在神话中出现的偏偏只是“十日”呢？由此可见，这种解释

实际上在自以为找到了十日神话的谜底时，就已经自己推翻了自己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完全误解了神话的本质。神话是神圣而真实的话语，神话之所以能够被一个民族的成员们深信不疑、代代相

传，并在神圣的宗教和仪礼中用各种庄严的手段虔诚地再现着，是因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宏伟叙事，保存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它是

一个民族的史诗，在古人看来，它就是他们祖先的真正历史。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有那些在人们看来关乎整个民族的生存的文

化制度，只有那些强烈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历史事件，只有那些深刻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先贤圣哲，只有那些在古人看

来决定着这个世界之兴衰存亡的神灵或恶魔，才有可能被一个民族时时代代传颂不已，谆谆告诫，才有可能深深地扎根民族的集体记忆

中，也就是说，才有可能成为神话。并非随便什么事情都能够被神话记忆下来流传下来，即使是非同寻常的奇闻逸事，即使它曾一度引

起人们的关注、惊讶甚至恐慌，例如数日并出的奇异天象。此种天象即使是果真曾经进入我们先民的视野，但由于它发生的频率极小，

延续的时间非常短促，又无任何自然或政治上的后果，它也只能引起有限的几个目击者的惊讶和议论，而不会成为整个群体乃至民族的

共同话题，几个人的窃窃私语，不久之后就会风平浪息，除了保留在几个人的记忆中，不会给历史、文化、神话和民族共同记忆留下任

何痕迹。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意识形态形式，作为意识形态，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先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其“文明的”

后代一样，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虚构和狂想，也不是对世界的被动或客观的反映，而是由其社会存在、由其置身于其中的制度所决定的。

人们置身于其中的制度，不仅决定着人们如何措其手足，也决定着他观照世界的目光和态度，因此，也就决定着世界在他的视野中呈现

出何种样式或者“奇观”。也就是说，我们对诸如“十日”之类的神话奇观，不应仅仅将之归结于某种似是而非的自然奇观就万事大

吉，自然也不应想当然地将之归结于古人的想象或虚妄，而应该到人类文化制度中去寻求其形成的契机。 

 

笔者在《山海经与上古历法》一文中论述了“十日”神话与上古历法的十时计时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其略谓： 

1．先秦典籍中常见的“十日”一词，其本义谓十时计时制，即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个时段的计时制度。 

王充、朱熹以及今人管东贵等都认识到十日并出神话与古代历法制度的联系，但他们都将典籍中的“十日”误解为十日纪旬制。 

2．古人没有钟表，计时是用日晷，根据表木投影的变化确定时辰。 

近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河南洛阳出土的秦汉日晷，就是此种十时记时制度的有力物证。这两件日晷只余表盘，表盘的正中圆孔显

然是植表针的。围绕圆孔的圆周上，镌有刻度，相临刻度的间隔为圆周的1／100（3.6度），表明这两件秦汉日晷使用的都是百刻记时

制，而百刻记时制显然是十刻记时制细分的结果。阎林山和金和钧两位学者在《论我国的百刻记时制》[[2]] 一文中指出，十刻记时制

最迟在商代中后期已见甲骨文记载了。 

3．十日并出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东方扶桑树上有十日，《海外西经》云西方登葆山上有十日，《大荒东

经》云羲和生十日。《海外经》是述图之文，上述记载表明其所据古图中描绘了十个日轮环绕一树木的图像，这正是日晷计时的图示，

扶桑以及登葆山上的羽葆就是测影表木，而扶桑和登葆山上的十日则示意根据太阳运行划分一天为十时的计时制度。《大荒东经》所谓

羲和生十日不过是说上古历官羲和通过立表测日建立了十时计时制。 

《山海经》的作者亦即古图的叙述者却不了解画面的原义，误认图中的测日之表木为东海边的神树，误以图中象征十时的十个日轮

是十日并出，于是就有了这“十日浴于扶桑”的奇谈怪论。 

4．通过观测太阳周日视运动以建立十时计时制的天文观测活动只能在春、秋分这两个“日夜分”的特殊日子进行，这表明《海外

东经》和《海外西经》记述的“十日”场景只能是春、秋分之日岁时节庆活动的写照。 

 

《海外经》中的“十日并出”神话源于对古历法图画的误解，清代学者颇能体会这一点。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于《海外东经》

“扶桑－十日”下注云：“盖当时图像如此。”陈逢衡《山海经汇说》释《海外东经》“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亦云：“夫所谓

九日一日者，乃仪器之象，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如当甲日则甲日居上，余九日居下，乙日则乙日居上，余九日居下，推之十日

皆然，周而复始，所以记日也。”[[3]] 陈氏虽然也将“十日”误解为十干纪旬制，却颇能体会《山海经》缘图以为文的意趣。 

《淮南子•地形训》叙述地形多因袭《海外经》，其中关于若木的记载尤能体现其与测影之表的渊源关系。《地形训》云：“若木

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大地。”高诱注：“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华犹光也，光照其下也。”逵吉按：“莲华，

《太平御览》作‘连珠’。”若木亦即扶桑。不管是“莲华”还是“连珠”，都足以表明，十日是环绕扶桑树的末端对称排列一圈的，

且十日光芒四射，测日之表的形象一目了然。 

在一些古代美术遗迹中，扶桑树与测日之表的渊源联系亦依稀可辨。如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画中，四株扶桑树分居四

方，每株树都有九或十支树枝对称分布在树的两侧，每支树枝的末梢都结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树的顶端则栖息一只鸟或怪兽。这一

画面不正是对《海外东经》“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扶桑和《淮南子》“末有十日，其华照大地”的若木的生动再现吗。 

正因为扶桑的原型是测日授时之表木，它是古人藉以领会太阳方位和运行的依据，人们通过东方的表木（扶桑）观测初升的太阳，

太阳确实是从扶桑上升起的，所以，在古代文献中，扶桑才与太阳难分难解。除《海外东经》的记载外，又如：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亦即扶桑），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亦即汤谷）。汤谷上有扶木。

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淮南子．天文训》） 

 

 羲和为黄帝日官，赐土扶桑。扶桑后君生十子，皆以日名，号十日。（吴任臣《山海经．海外西经广注》引《冠编》） 

 

与扶桑同类的神木建木、若木、扶木之类，自然也是由测日之表这一原型蜕变而来。 

 

二、三足乌 

 

“三足乌”是屡见经籍的神鸟，《论衡．说日篇》云：“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春秋元命苞》云：“阳成

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4]] 《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郭璞注谓：“中有三足乌。”



《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鸟。”高诱注：“谓三足乌。”汉代画像石中也常见“日中有三足乌”的画面。 

鸟天生只有二足，乌之三足，从何谈起？关于三足乌的神话，传统的解释是认为其原型是太阳黑子。张衡《灵宪经》云：“日者，

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5]] 所谓“积而成阴”，即谓太阳中的阴影，亦即黑子。清人王筠在《文

字蒙求》中说：“日，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也。”则谓“日”字中的一横（在甲骨文中或作黑点），是象征日中黑

子，并认为三足乌就是指黑子。此说亦为当代神话学者所继承[[6]] ，并得到天文学家的支持[[7]] 。 

此说似是而非。且不说诸如太阳黑子这样只有专业天文学家才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是否能够成为神话这种民族共同体神圣叙事的话

题，也且不说既然古人对黑子已有了长期而实证的观察，何以又会故弄玄虚地把它说成是鸟，就是“三足乌”神话本身的诸环节，此说

也无法解释。以太阳黑子为三足乌原型，或许能够说明其“黑”，但是，三足乌之关键特征，不在其黑，而在其“三足”，“黑子说”

显然无法说明“三足”的来历，它甚至无法说明，原本无定型的太阳阴影何以会被说成是乌或鸟而非别的动物。 

我们既然在上文已经揭示了十日神话的原型是测日之表，“日中乌”与“乌三足”之说既然与十日神话息息相关，则乌之“三足”

的秘密也必能依据同样的文化原型得以解释。 

日中有乌的神话，亦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郭璞注：中有三足乌。） 

 

《大荒东经》的扶木生长于汤谷之上，显然就是《海外东经》汤谷上的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之日显然就是《海外东经》

中浴于扶桑之十日，《大荒东经》中乌与扶桑有关，暗示了三足乌与测日之表的关系。 

测日之表，在古代文献中又称为“中”。《论语．尧曰》记尧、舜禅让之言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

穷，天禄永终。”用的正是“中”字的本义。帝王权力的交接主要是通神或通天权力的交接，因为帝王的世俗权力是由天意授予和证明

的，后世儒者易代封禅之说的用意正是为了使权力的交接得到天的认可，所谓“奉天承运”是也。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却并非抽象的或

绝对的神圣实体，天意就具体地体现于“天之历数”，亦即历法。《吕氏春秋•当赏》云：“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

知天。”此之谓也。《荀子．天论篇》云：“列星随转，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之神性就体现为日月星辰的运行和季节周而复始的循环。因此，政权、通天权、或曰神权

的授受，无非就是天文仪器的授受，天文仪器是与天沟通从而领会天道神意的工具，“允执其中”，表明尧授予舜的无非就是“中”，

中作为“天之历数”的载体，只能是测天之器。 

《左传．昭公五年》云：“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以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

三。”如上所述，这里说的是以太阳周日视运动的方位记时的制度，“日上其中”、“食日”、“旦日”言其首三时也。杜预注“日上

其中”曰：“日中盛明，故以当王。”以“日上其中”为正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驳云：“据《史记．天官书》‘旦至食’，则旦

而后食。而据杜注，日中为王，食日为公，旦日为卿，岂不先后倒次？盖日上其中者，日由地中上，鸡初鸣也；食日者，昧爽也；旦日

者，日初出也。如此始得其序。”杨氏驳杜注以“日上其中”为日中乃颠倒顺序，固是，然其解“日上其中”为“日由地中出”却也是

想当然之辞，若果为“日由地中出”，应曰“日出其中”，而不应曰“日上其中”。盖所谓“中”，正用其本义，即测影之表，“中”

用以测影，自然就成了测量太阳高度、判断时间的参照物。《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拂于扶桑”，谓日出之前晨晖映照扶桑（表木）之时，为白昼之始，“登于扶桑”，则是太

阳已经升起到表木的高度了。《左传》既以“日上其中”为一日十时之首，其义应同于“拂于扶桑”，谓晨晖初露映照“中”（表木、

扶桑）之时。温少峰、袁庭栋先生指出，“早”字的初文就象征旭日初上登于表木之形，此字从日在甲上之形，而“甲”字甲骨文作

，即象征测影的表木之形。[[8]] 可见殷人有用太阳相对于表木的高度计时辰的习俗。综合上述，可知《左传》所谓“日上其中”表

明测影之表又可称为“中”。 

殷墟卜辞中就有用“中”测风的记载，如： 

                                                     

癸酉卜，宾贞，翌丙子，其立中，亡风？ 

丙子，立中，允亡风。（《簠室殷契征文》９。）[[9]]  

 

萧良琼先生指出：“卜辞‘立中’就是商人树立测量日影的‘中’（相当于《周礼》上所记载的‘圭表测影’的‘表’）时进行的

一种占卜祭祀活动。”[[10]] 但立中不仅用于测影，还用于候风，卜辞本身已言之甚明。 

甲骨文“中”字作 ，正足以表明“中”兼具测影和候风之双重功能。此字象征立于方形台上的表竿及其倒影之形，造字者之所以

刻意强调其投影，正为了表明它是用来测量日影的日表，姜良夫先生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晋异同辩》一文中指出：“中者，日

当午则旌影正，故作 ，上 为旌，下 则旌之影也。”[[11]] 而此字上下的曲折线则表示表木上用于测风的旗旒随风飘扬之形。 

测日之表同时又是测风之器，古代文献中所谓“相风”即为此物。《拾遗记．卷一》云：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

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 

 

相风是候风之器，凭借它可以测定季候风的来临，并确定四时，制定历法。《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为少昊司历、司分、司至

的凤鸟、玄鸟、伯赵等鸟官，就是以候风之神为原型。但是，严格地说，由于季候风的规律性并不严格，凭借相风这种仪器只能大致确

定时节，而无法准确确定分至启闭等节气的准确日期，后者只有通过天文观测如立表测影才能办到。《拾遗记》谓“相风”之鸠为司

至，表明此物不仅可以用于候风，而且可以用于测影，它既是气象仪器，又是天文仪器。而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是因为，相

风的结构是“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上端的“薰茅”之旌用以测风，而“桂枝”之表则用以测影，相风同时也是日表，既可用以

候风以知物候，亦可用以观测日影的盈缩进退以准确测定分至。这说明，完整的日表（相风），是由用以测量日影的表木和表木上用以

测风的羽毛两部分构成的。 

《拾遗记》云“刻玉为鸠，置于表端，”此鸠亦用于测风，即所谓实为后世所谓风信鸡的前身，玉鸠可以随风运转，就能显示出风

向和风力，后世相风则更以铜鸟。据《三辅黄图》卷四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者观阴阳天文之变，更

名曰灵台。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一曰长安灵台上

有相风铜乌，千里风至，此乌乃动。又有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题曰太初四年造。”[[12]] 灵台为观象测天之处，宜

其设相风于其上也。另据张衡《西京赋》：“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注：“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函屋

上，当堂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将飞者也。” 

测日之晷表同时又是候风之相风，融天文观测和气象观测于一体，这实际上不难理解，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天文与气象密不可

分，现代民众的概念中，仍是如此。 

至此，我们可以揭开《大荒经》所谓“日载于乌”的真相了。《大荒经》为述图之文，这一记载表明，其所据古图在描绘立表测影

候风的活动时，为了表现晷表的这一双重功能和结构，除在表端描绘几个日轮表示它是测影之表外，还在表端画一只候风鸟（或羽毛）

表示其候风功能。阅者暗昧，不知绘图者用意，遂将这一画面景象理解为鸟载日而行，于是，就有了《大荒东经》“日载于乌”的神

话。也就是说，“日载于乌”的神话与“扶桑十日”的神话一样，也是产生于对立表测日的画面的误解。 

乌“三足”的奥妙就隐藏在相风的构造中，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九十一载候风鸟之构造： 

 

候风必于高平畅达之地，立五丈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竿上，候风吹则占。亦可竿首作盘，作三足乌于盘上，两足连上，而外立

一足，系下而内转，风来则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 

 

北周庾季才《灵台秘苑》、唐代天文家李淳风《乙巳占•候风法》述相风之构造与此类似。所谓“外立一足”，合鸟原来的二足则

为三足矣。第三足非足，其作用是“系下而内转”，“内”读作“纳”，“转”者，轴承也，“系下而内转”的意思就是指将第三足

（转轴）插进下面表木顶端的轴承中，使相风乌可以随风自由转动。 

由此可见，在神话中，三足乌之所以与扶桑、太阳密不可分，因为三足乌的原型就是相风铜鸟，它就装置在测日之表上。在神话

中，相风或日表的这一构造就化身为三足乌栖息于太阳升起的“扶桑树”（测日之表）上或者栖息于日轮之中，并随太阳而升降，在战

国、秦汉中的出土文物如漆器画、扶桑树模型、汉画像石中，常见扶桑树上栖息有鸟的现象，即源于此。 

 

三、射日 

 

传世文献中，羿射日这一故事的记载最早见《楚辞•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说的显然是羿射日的事情，但并未明言羿

射之日数为十，但既云“彃日”，则必以天上的太阳原本不止一个。王逸注就径引《淮南子》羿射十日的记载释之。《淮南子•本经

训》云：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

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王充《论衡》多处论及射日的故事： 

 

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感虚篇》） 

《淮南》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记尧时十日并出。（《说日篇》） 

《淮南书》又言烛十日。尧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以故不并一日见也。（《说日篇》） 

《淮南书》言：“有……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十日。”（《对作篇》） 

 



《论衡》诸篇皆以射日者为尧，而不是羿。盖羿射十日本为尧授意，故亦不妨将之归功于尧。《说日》、《对作》诸篇所言射十

日，皆出自《淮南子》，则《感虚篇》所谓“儒者传书”，所言既然相同，亦当指《淮南子》。可见，《淮南子》是王充所见记载“射

十日”故事之最早者。“《淮南》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记尧时十日并出”云云，值得玩味，表明王充认为《淮南子》

中尧射十日的说法是本自《山海经》。今本《山海经》中无射日的故事，但唐人成玄英《山海经•秋水》疏引《山海经》云：“羿射九

日，落为沃焦。”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13]] 正与《庄

子》疏所引合，可见《山海经》古本中当有关于羿射十日的记载，今本脱去。 

今本《山海经》中，羿事数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云羿杀凿齿，《海内经》云：“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

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均不言羿射十日。但既云“百艰”，当即《淮南子•本经训》所言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杀猰貐、断修蛇、

禽封豨、缴大风诸事，其中也应包括上射十日。总之，“羿射十日”的故事，最早可能正是见于《山海经》，也就是说，《山海经》古

图中必有表现射日活动的相关画面。 

《楚辞•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说的显然也是羿射日的事情，但并未明言羿射之日数为十，但既云“彃日”，则必以

天上的太阳原本不止一个。王逸注就径引《淮南子》释之。 

《天问》虽未明言日数为十，但其将“射日”与日中乌亦即“三足乌”联系起来，却颇有启发意义，如前所述，三足乌的原型实为

候风之鸟，亦即测日之表，这就暗示了羿射十日故事与立表测影活动之间的关系。 

随县曾侯墓出土箱盖上的漆画，更使这一关系昭然若揭。画面中绘有四株高大的树木，树木树干挺拔，枝叶对称，树上对称地长者

光芒四射的太阳。四株树木分为两组，分列画面两边。每组之中，一棵树上的太阳数目是九个，另一棵是十一个，平均恰好是十个

[[14]] ，九个太阳的树冠上站着一对人面兽身的怪兽，十一个太阳的树冠上站着一对鸟儿。两树中间，有一射者正引弓控弦，射出的

长矰射中了另外一只大鸟。[[15]]  

在这个箱盖的一角书有漆树二十字：“民祀惟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径天常和。”[[16]] 房为星名，又称天驷。

这段文字显然与历象有关，大概是当时的一首农谚。王晖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表明“那时的农人观测房宿的时间、方位及星辰形状”以

确定春耕农时的习俗，可与《国语•周语下》所谓的“农祥晨正”有关。[[17]] 这段文字足以证明整个箱盖画面与历法的关系。 

总之，这一画面与“扶桑－十日”这一神话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不喻而言的，长太阳的树只能是扶桑，也就是测日之表，这一画面明

确无误地将羿射十日与立表测影的活动联系了起来。 

羿射十日与立表测影关连的枢纽，仍在于测日之表的功能和构造。立木为表，可以作为日晷用来测影计时；表上缀羽，可以作为相

风用来测风占候。此外，日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射箭的靶子，即圭臬。文字学家温少峰、袁庭栋论之甚详： 

 

甲文有 ，即之初文，说文：“臬，射准的也。”即树立木竿以为箭靶。……古代文化简朴，一器多用，故直立的木竿箭靶同时又

用为测影之器，即“表”。《周礼•考工记•匠人》：“置槷以县，眡以景。”郑玄注：“槷，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树以

八尺之臬，以县正之，眂之以其景，将以正四方也。”孙诒让《正义》在征引诸家之后，结论称：“臬，即大司徒测影之表。”《文

选•陆倕•石阙铭》：“陈圭之臬，瞻星揆地。”此皆为“臬”即测影之“表”之力证。[[18]]  

 

《论衡•儒增篇》云：“车张十石之弩，射桓木之表，尚不能入尺。”《说文•木部》：“桓，亭邮表也。”汉、魏名曰桓表。《汉

书•酷吏传》如淳注曰：“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表上“有大

板贯柱四出”，表明此物不是单纯的标志物，柱头四出，分指东、西、南、北方向，其作用是为测影的基准线，则此表为测影明时之表

明矣。[[19]]  

《论衡》之说表明测影计时之表确实又被用作射箭的靶子。时间为人们时常生活的基本依据，正如钟表之为现代人不可或缺一样，

作为时间计量工具的日表必为古代村社和城市中常设之物，而为了便于众人所共瞻，也为了建立一个为社区共同遵循的时间标准，日晷

必定设立于公共场所，因此也就成为岁时节日人们在这些场合举行庆典聚会时乡射比赛的靶子，因其为万众瞩目，而成为众矢之的，拿

测日之表作靶子，可谓顺理成章。 

成玄英《庄子》疏及《锦绣万花谷》引《山海经》皆云羿射十日落于“沃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云：“沃焦在碧海之

东。” [[20]] 《文选•嵇康•养生论》李善注引司马彪《庄子•秋水注》曰：“尾闾，水之从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东大海之

中。……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者，无不燋尽，故名沃燋。”沃燋亦即沃焦。宋代类书《合璧事类》引

《山海经》云：“沃焦在碧海之东，有石阔四万里，居百川之下，故名尾闾。”[[21]] 今本无此文。据诸文所述，则羿射十日之地固

近扶桑，自当处《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之中，在古图中，与“扶桑－十日”共处一画面。“扶桑－十日”象征春分，则“羿射十

日”场景所再现的也当是春分日之节庆行事。 

春分之日，日夜中，阴阳和，它不仅在历法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历来为历家天官所注重，而且因春分之时，正值仲春，春光明

媚，风和日丽，正是一年光景最好时，因此，春分时节自古就是人们聚会游乐、享饮宴欢的节日，是为“春社”。《月令》云：“仲春

之月，……择元日，命民社”是也。春社是春天的庆典，春社之日，父老乡亲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纵情欢乐，于大好春光中留连往

返，是谓“社会”。《老子》曰：“众人熙熙，若享大牢，如登春台。”就流露出春日社会普天同庆的欢乐气氛。春社因男女荟萃，因

此就成为年轻人调情择偶的良机，《周礼•地官》云“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仲春祭高媒求子的仪式



当然就是源于这种狂欢仪式。《月令》云：“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

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授弓矢于高媒之前，就流露了春分庆典有射箭的仪式。古人重视射艺，不仅以其可以修武，

而且以其可以观德，讲信修睦，凝聚乡党，《礼记•乐记》云：“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又，《仲尼燕居》云：“射乡之礼，所

以仁乡党也。”故有先王特重射礼，以射为六艺之一。春社佳节，自然也不能没有射艺比赛以娱乐助兴，此当即所谓“乡射”。《周

礼•地官•州长》云：“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汉书•五行志》：“礼，春而大射，以顺阳气。”王者的大射礼自是由民间的乡

射习俗发展而来，则古人春分时有乡射之俗明矣。 

春分游戏场上树立之表木，既为日晷，又为射臬。这一点表现在《海外经》或《大荒经》所据古图中，必在表木的上方绘制十个日

轮，以体现其计时功能；同时绘一射者引弓控弦，面对表木而射。射者之意，原不在高悬苍穹的太阳，不过是在近在咫尺的木表，这在

曾侯乙墓漆画中尚可一目了然，漆画中射者矰矢所贯，是两树间的一只大鸟，而非树梢上闪闪发光的太阳。但画者无意，观者有心：古

图将十日图像和射者图像融为一体只是为了表现表木兼具日晷和射臬之功能，而后世之述图者昧于古图原意，也不明先王造物之意，故

望文生义，因见图中射者箭头指向十日，就误以射者所射为天上的十个太阳，并想当然地认为图中的射者就是传说中的神箭手羿。于

是，乡射原本一种这种司空见惯的岁时习俗，就幻化为莫须有的神奇故事“羿射十日”。 

因测日之表同时又为候风之器，表木上的候风之鸟也成了箭靶子，于是，羿在射日的同时也射下了日中的三足乌，《天问》 “乌

焉解羽？” 之问也由此得以顺理成章的解释。 

 

综上所述，立表测影以计时候风这种古老的历法观测制度是天有十日、日载于乌、日中有三足乌、羿射十日这些密切关连的太阳神

话主题共同的文化原型，关于这些神话主题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是述图之作，其所据古图描绘了立表测影活动

的场面。由于述图者昧于古图原意，因此误解了画面，将其中的象征一日十时制的十个日轮误解为天有十日，将其中日表上的候风之鸟

误解为载日之乌，因候风之鸟连两足加上转轴共有“三足”故有三足乌之说，因测影之表同时又被用作射箭之臬，误认表上的十日为射

者之的，而有羿射十日之说。总之，中国古代太阳神话的诸主题无一不可由此得以贴切而透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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